
革命烽火

宋伯仁
《梅花喜神谱》

诞生于栟茶
初考（下）
□何循真 符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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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闻掌故

南通老照片省立通中高三级欢送顾永馀同学合影，1943年

粟裕为“保三旅”部起义设计路线图（上）
□郭青山口述 戴卫民整理

宋伯仁的梅花诗

从宋伯仁任职栟茶场官的诗里行
间，也能了解他对这份辛苦差事的无
奈。当时心情不好，桃花也懒得看，一
门心思放在梅花上。如其《苦雨督鹾
课甚迫》所云：

仆仆驱驰梦不安，猥哉谁恤买鹾
官。星台阁住春来俸，雨意翻成夜半
寒。可说话人能几辈，难区处事更多
般。桃花一日都开了，插满铜瓶亦倦
看。

再如《夜坐》诗云：
柏香烟裹沦山茶，穷似烧丹道士

家。窗纸渐明寒月上，一肱清梦入梅
花。

有道是，日有所见，夜有所梦。白
天对梅写生，夜里做梦也想着梅花。
此诗原注，写于泰州拼桑鹾场，就是辅
证。其在《寄海安林监镇》诗中云：

风摇红叶下林端，又见长淮九月
寒。诗草未谐唐律吕，菊花如忆晋衣
冠。目穷鹾灶烟初息，梦想亭沙雨未
乾。客宦有缘随处好，不须来作小场
官。

宋伯仁目睹身边煎盐灶况，发自
内心地慨叹，这个小场官，他真心不想
当了。

又如，他在《简如皋赵买盐》中也
流露出归田问梅的心声：

淮海浮名徒惹手，田园归计好谋
身。何时同醉孤山路，笑捻梅花问早
春。

其《登海陵城》中亦云：
从来只说梅花引，未识梅花曲外

声。
到端平三年（1236）间，宋伯仁终

于熬到辞职交任替身的时候，他在《拼
桑得替题道院》诗中云：

煮海三年不等闲，几多归梦绕青
山。鸢肩诗瘦羞郊岛，蜗角名虚愧触
蛮。戈淅剑炊恬砑耐，云翻雨覆任痴
顽。知机人识圆机意，尽在西风一笑
间。

宋伯仁在栟茶煮海三年过得“不
等闲”（不停地作诗、画梅），但并不称
心。直言“俯首逢迎气不舒”“枉被微
官夺笑颜”。在即将有人接替自己时，
大有“无官一身轻”之叹。如其《通新
代者书偶作》：

庭阴日日杜鹃啼，问我胡为未赋
归。官况苦如梅豆小，人情轻似柳绵
飞。三年独自知操纵，两耳从他说是
非。瓜戍喜催新代者，獃衫应许换征
衣。

宋伯仁自况其官苦如梅豆（梅花
结籽，佐证他观察梅花十分细致），又
酸又苦又小，真乃一介寒酸尉像，随别
人怎么说去，三年结束了，他也不当
了。归临安心似箭，他要将心血之作
《梅花喜神谱》与《雪岩吟草》诗集早日
付梓。

沧海桑田，光阴荏苒。七百八十
多年，不太长也不算短，囿于文献资
料，有关宋伯仁及其《梅花喜神谱》仍
有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但这
已无碍大局。当我们重温这位诗人
画家为官栟茶的这段“不等闲”的历
史，仍然值得我们高兴并引以为
傲。而为了进一步弘扬栟茶的历史
文化，何不在栟茶建一座植有百株
梅花的“梅花喜神园”，其中置宋伯
仁雕像及百幅梅花图（来自《梅花喜
神谱》）浮雕，纪念这位七百八十年
前“为梅立谱、为花写神”的梅花谱
鼻祖、栟茶场官。进而开发与《梅花
喜神谱》相关的梅花诗书画印之旅游
商品。每逢梅花盛开时举办“栟茶梅
花节”，由此吸引大批游客来栟茶游
园赏梅，体验历史悠久且富有特色的
栟茶梅文化。

粟裕大将不仅在战斗中指挥出色，而且在
统战工作中思路清晰，从实际情况出发，尽最大
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我军壮大发
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抗战时期，在苏中区“保三
旅”胥金城率部起义事件中，粟裕亲自为起义设
计了路线图，充分体现了其正确贯彻我党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一

“保三旅”原是国民党在南通地区的一支地
方武装，其主要将领具有较强的军事素养。司
令张星柄早年在北京上大学期间曾参加五四运
动，在洛阳军事干部训练班受过训。“八一三”抗
战后，趁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势，他在南通收留淞
沪战场溃散的老兵、爱国青年与职员，招兵买
马，渐渐将南通专署卫士连扩充为一支近万人
的抗战队伍，最初为“江苏省常备三团”。副司
令胥金城出身贫穷，只上过几年私塾。14岁到
直系军阀中当兵，随军到过苏区，见到红军深受
穷苦人拥护，淞沪抗战后退至南通，投奔张星
柄，从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副司令，实战经验丰
富，多奇谋，尤爱钻研各种小炮，在保三旅中有

“小诸葛”之称。1939年底该部整编为江苏省保
安第三旅，1942年改为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部
苏北第七纵队，下辖两个总队，司令张星柄率第
一总队驻东台七、八、九区，总司令部驻杭家堡，
副司令胥金城率第二总队驻东台一、五、六区，
与联抗地区毗邻。联抗是1940年10月在曲塘
建立的，黄桥战役之后，由李明扬提出，经陈毅
报经上级批准，由二李、陈泰运（税警团）和新四
军共同组成的名义上“中立”的部队，防区为兴
（化）、东（台）、泰（州）之间的“缓冲区”。

保三旅司令张星柄长期跟新四军闹摩擦，
反共限共思想顽固，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一
套，但其中有部分官兵在我党宣传感召下，如副
司令胥金城等尚不失民族气节，打鬼子时十分
勇敢，留有南通保卫战先例，反映了不愿意当亡
国奴的积极一面。保三旅内部包括胥金城副司
令在内的部分中下层官兵接受、同情我党我军
联合抗日的主张，这就给新四军联抗做分化瓦
解工作提供了机会。

对“保三旅”的统战工作，特别是争取副司
令胥金城部起义的工作是以粟裕师长及苏中区
党委谋划，通过“联抗”长期策划并实施的，其中
有两个关键人物，即张遗和郭深。这两个人同
是胥金城的部下且互为赏识。张遗1938年3
月-10月曾在胥金城手下任文书。郭深1938
年4月任同在掘港的“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
民运部宣传组长（组员杨健为张遗之妻），同年
经民运部主任单仲次、高亮志同志介绍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张星柄强行吞并“苏北人民抗日
自卫总队”后，单仲次因身份暴露而离开，临行
前指示：今后单线联系，转入地下。郭深奉命转
入胥部任职。同年10月，张遗夫妇离开胥营去

了三分区。1939年因单线联系的领导人单仲
次不幸牺牲,郭深暂时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此后郭深的老同学薛和仲（何从）作为联抗政治
部张孤梅主任的联络员先后七次来与郭深联
络，获取情报，并带去党刊、新四军报纸、小说
《铁流》、《毁灭》等进步资料与胥金城等阅看。
郭深获悉张遗已是我方靖江县长，并介绍在胥
部的同学江潮作为骨干随何从去联抗政治部工
作。

何从三番五次来与郭深联系，有情报人员
向张星柄告密，张星柄派其所属二支队插在胥
部与联抗之间鹿汪一线，并密派其副官金绍禄
插在胥部河东防地内,以设税所为名，在联抗至
周家垛之间必须经过之河路施家溪，密查何从
来去路线。这年秋天，郭深手下发觉，何从已被
捕，关在张插在河东西舍的机炮连。郭深立即
与胥金城商量对策，胥金城紧急与张星柄交涉：

“何从是郭深的朋友，不应逮捕，应立即释放”，
马上要张星柄开条释放。何从得以返回了联
抗，不便再到胥金城部。联抗黄逸峰对此事不
甚了解，因张星柄插在胥河东防地内，逮捕关了
何从，误为胥金城部所为。黄逸峰在统战活动
中，在泰州李明扬处与张星柄相遇在一起，这
时，张星柄耍了两面派手法，向黄逸峰讨好，把
破坏国共合作的责任全部推到了胥金城身上。
黄逸峰没有调查核实，信以为真，实行了“联张
打胥”的思路。这年冬天，敌伪扫荡，胥金城部
转移向联抗靠拢。胥金城去函联抗与黄逸峰联
系，黄逸峰却未作答复。一九四二年初，又发生
了联抗进袭鹿汪胥部的误会。胥金城对张星柄
深感恼火,对黄逸峰很觉遗憾。

一九四二年夏，张遗、杨健夫妇乔装打扮成
商人，乘坐小船，由“联抗”侦察参谋化装成船
夫，送张遗夫妇穿过张星柄部，来到胥金城部所
在地周家垛。这时，胥金城正为反对张星柄的
图谋，就是分批调胥金城部两个团去张星柄处
训练，以达到张部换给胥，胥部换给张的控制
下，胥金城去张处激烈争吵之时，而张星柄派其
四弟(四胖子)驻在胥金城处监视的情况下，郭
深即交代一支队长江朝栋(一九三八年张遗在
胥部时，江朝栋为一连连长)负责监视四胖子的
行动，布置可靠的人员,保障张遗、杨健及来船
行船人的安全，对外就说张遗、杨健来看胥金城
和郭深的，并顺便买些西药和布匹等，走时护送
出哨。

为安全起见，郭深用自己的船停在河中，与
张遗在船上密谈。张遗传达了中共苏中区党委
粟裕师长的指示，交代的任务向郭深作了传达，
要意是: (1)党中央给东南局的发展下达了十
万人枪的指示。(2)根据发展的情形，与胥金城
进一步酝酿，相机率部参加新四军，并转述栗师
长对黄逸峰采取“联张打胥”的方针是错误的。
苏中区已给黄逸峰批评，以解除误会，并要张遗
察看当时联抗部队运动进袭胥金城部实际情

况。(3)待到胥金城部起义时机成熟，估计行动
时要有战斗，向西北即去兴化独立团与团长柴
荣生同志联系，向东北去一二三仓一师师部粟
师长处，向东南去联抗，联系人黄逸峰，以黄处
为近，且何从、江潮在联抗，以后与黄逸峰联系
时，见面暗语，以“某时张某经过你这里的事你
知道否”为记。

“文革”中郭深被关进牛棚，为此张遗对此
提供给审查专案组的材料中说，此次他来并非
个人叙旧而是代表苏中党组织向郭深传达了党
的任务，经考察，郭深的具体表现是: (1)保证张
遗、杨健的安全。(2)提供张星柄部及胥部的内
部矛盾与兵力部署，人、枪、工事、情报包括所
谓“鹿汪战斗”南边部队（联抗）向北（胥部）进袭
的运动情况和地形情况。(3)策动江朝栋等组织
了小炮演习。(4)承当说服胥的任务。(5)约定了
联络关系。(6)时机成熟时相机行动。

张星柄的四弟张四胖子发现张遗、杨健来
周家垛，用电话向张星柄报告说:“张遗、杨健很
可疑，是新四军来的。”并向来船的行船人盘
问。胥金城得悉后，也电话询江朝栋，江将准备
的话相告。胥金城说:“要待好他们。”为安全
计，第三日由江朝栋派部队护送张遗、杨健出哨
去联抗方向。之后，胥金城谈及此事时说:张星
柄还对他说，你不要太信任你的部下（张遗一九
三八年曾在胥营，而郭深此时在胥部的身份是
付司令部参谋，胥金城称郭深为秘书）。

此后，张星柄疑忌胥金城益深，胥金城察觉
后，就与郭深商谈跟共产党走，参加新四军的愿
望愈加迫切。张星柄乃密谋投降汪伪为第三集
团军，限制胥金城抗日。胥金城即为此进行斗
争，双方已势同水火。张星柄终于露出反共的
真面目，将郭深的同乡厉力（胥部的文书，掌控
电台通信）调开,直到逼郭深去“谈话”，杀气已
显。郭深即要厉力销毁身边的红色书刊并告知
胥金城，自己此去“凶多吉少”。胥金城即向张
星柄警告，并向四胖子扬言说：“胖子(即张星柄)
如对郭秘书为难，我胥金城就打过去”，郭深才
化险为夷。一九四三年三月，张星柄与敌伪勾
结，包括富安、东台、时捻、泰州、兴化据点敌伪
军，采取包围形势，意图一举歼灭胥金城部。先
击胥金城部于河东，胥金城部大部分移至河西，
敌伪又于河西围击，发生激烈战斗，胥金城立即
率部突围。这时，郭深即引导胥金城率部向河
东集结，并商定向东南方向突围，发动部队参加
新四军的行动。郭深一人连夜先去寻找联抗，
按张遗来时交代的暗语接头，见到了联抗司令
黄逸峰、戴为然，商定了双方部队移动联络宿营
等部署。当夜，郭深回至胥金城处已经第二天，
胥金城当即行动，向部队全体人员宣布:“我到
共产党新四军去了，愿意者跟上，不愿者听便。”
此时，胥金城所辖两个团已经各损失三分之
二。敌伪仍紧紧尾追，胥金城部与联抗并肩在
墩头抗击，绕经三分区，后进入联抗防区。


